孩子，请相信爱

王君

这节语文课让我终生难忘。这本是一节很得意很精彩的课，没有想到，最终我逃离了课堂。

现在想来，这堂课的设计确有匠心。面对《我的叔叔于勒》和《麦琪的礼物》这样两篇内容和思想都极具分量的小说，我删繁就简，举重若轻，只提了一个问题切入教学。当时，我的脸上一定有不易察觉却绝对是自信的笑容，我像一个胜券在握的指挥官，含笑注视着我的军队。我颇为神秘地拉开帏幕：“同学们，走进两篇小说，走进菲利普夫妇和吉姆夫妇的生活，我们会发现有那么多的相同和不同! 两对夫妇，却演绎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你们能跨越时间空间，跨越心灵的鸿沟，对这两对夫妇进行感性和理性的双重比较吗？”

就小说教学来说，这样的单刀切入无疑是刺激而极具挑战性的! 按往常的习惯，我聘请了现场主持人，然后，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欣赏，品味，记录，当然必要时也点拨参与! 大多数这样的时候我像一位将军，不佩一刀一枪，成竹在胸，神情自若。

那天的讨论应该说让我非常满意，从零星记下的笔记中，我依旧可以感受到当时充满诗意的热烈：

——“于勒”的情节转折较突然，“麦琪”却是层层铺垫! 大起大落的故事，大起大落的情感。

——“于勒”的环境描写画龙点睛，“麦琪”的心理描写细腻入微。

——“于勒”的故事跨度长达几十年，“麦琪”的故事却仅仅在一个晚上。时间的长度不同，情感却都经历了万水千山。

——两对夫妇都在守望金钱。 一对乐观一对悲观，一对吝啬入骨，一对大方潇洒。

——一对守望金钱是为了让生活更富裕， 一对守望金钱却是为了让爱情长青。

——一对为金钱而放弃亲情，一对为亲情而放弃金钱。

——“于勒”的法郎上散发着铜臭，“德拉”的美元上却飘着清香。

——当金钱和亲情碰撞时，亲情为金钱而折腰，当金钱和爱情交锋时，爱情不战而胜。

——两对夫妇最后都失掉了金钱，但最后的结局都并非失落。菲利普夫妇丢失了金钱也丢失了思念，只留下失望和气愤。吉姆夫妇却放弃了金钱收获了爱情，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于是，一个成了悲剧，一个成了喜剧。

——于是，一对夫妇演绎了人性的丑陋，一对夫妇展示了人性的美丽。两对夫妇都让人流泪，让人心疼，抑或是痛心的泪，抑或是喜悦的泪。

——“于勒”的悲情故事中有“若瑟夫”一抹亮色，“麦琪的礼物”温情中也透露出生活的无奈。

…….

我就一直笑眯眯地欣赏着学生的发言——这正是我设计和期待的方向！那样自然那样和谐那样深入那样独到。

我没有想到，我的课堂会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偏离了我的方向。 一个女学生，不，应该是一个小女孩很自信地站起来，很从容地开始发言。她说：“请老师和同学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菲利普夫妇的女儿都已经二十八岁了，而德拉的丈夫吉姆才二十三岁，这个年龄说明什么？说明菲利普夫妇已经历了生活的太多沧桑与磨难，而吉姆夫妇可能还是新婚，还沉浸在对爱情的幻想中。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背景下去重新审视两个故事，我认为结果会完全不同。”一石激起千层浪，诗意的热烈被打破了，课堂讨论在我还未回过神来之前迅速地进入了另一个层面。

我一直不好意思说，我觉得我的妈妈就像那位菲利普夫人，真的非常像。唠叨、琐碎、庸俗，有时还很尖刻，但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她还是一位好妈妈。

菲利普夫人也有她的可爱之处，她辛苦持家，相夫教子，忍受贫寒，最后连一点可怜的希望也无情地破灭。这种破灭不是一个小小的失败，是对一个家庭对一个连女儿都嫁不出去的年老女人的致命的打击。于勒的命运暗示了这个家庭未来的命运。作为一位主妇和母亲，一位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主妇和母亲，她难道没有权利暴跳如雷，没有权利指责躲避吗？

——生活对于经历了太多灰色的菲利普夫妇来说已无浪漫可言，他们不是圣人，他们寄托在“福音书”上的希望是那样的渺茫， 他们岁岁年年的等待是多少普通人家自觉的心灵选择。 假如你也生在贫寒家庭，假如你也有那样一个“早年占取了你的很大部分财产并给家庭投下巨大阴影”的兄弟，你能保证在若干年后他再一次以穷困潦倒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时，你还能保持你的风度吗？

是啊！吉姆夫妇正如作者所说，他们还是两个“笨孩子”二十岁出头的年龄还是青春的未断乳期，他们还刚跨进生活的大门。他们没有孩子，没有太多家务，没有经历过多的艰辛。如果他们也有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儿，如果他们也曾承受财产被瓜分之苦，在圣诞节的前夜，他们还会拥有那样动人的故事吗？

是的，菲利普夫妇情感粗糙甚至麻木，但肇事者是琐碎艰辛的生活。吉姆夫妇爱情细腻动人，但如果吉姆长期每周都只能赚20美元，他们能把这种浪漫坚持到六十岁吗？

我们不能以现代读者养尊处优的身份去俯视菲利普夫妇和吉姆夫妇。实际上，他们拥有的截然不同的两段人生决定了这两对夫妇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
原来，居然是我的课堂设计出了错。

记不清那堂课我是怎样逃离的。只记得讲台前围满了学生，他们神采飞扬，激情四溢，眼睛里闪烁着要与我探讨人生的强烈欲望。但是，我逃了，我不是逃离我的语文。我给这堂课打了一百分。虽然我有些狼狈有些被动，但我为自己塑造的这群学生而骄傲。在这样普通的一节语文课上，孩子们那么自由，那么开放那么民主，他们稚气而又神气地独立面对文本，自觉地搭建起了语文与生活的桥梁。他们自主地引发了对爱情对人生绝不浅薄的思考，他们的思维时而“旁逸斜出”时而“一支红杏出墙来”更多的时候则是“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他们带着问题进课堂又带着问题出课堂。他们的神态告诉我因为语文征服了他们，所以他们也有要反征服的渴望。这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语文课的至高至美境界吗？

我逃离的是学生的情感状态。

这是一群初三的学生，我曾经以为他们年轻得像清晨的露珠。他们的生活几乎是三点一线，他们也难免早恋，但绝对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谁教会他们以这样的心态来看人生看社会——在如此露珠般清澈的年龄。

其实，从内心深处我觉得孩子们说得有道理，甚至很有些深刻，但是，在反省自我是否浅薄的过程中，我在“深刻”上打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孩子们，我宁愿你们远离这样的深刻。

孩子们，相信世上也有这样的菲利普夫妇：哪怕他们的于勒弟弟劣迹重重，穷困潦倒。同样沦落为孤苦伶仃的买牡蛎的老人时。他们依旧会轻轻地走上前去牵起他的手说：我们回家吧。

孩子们，相信爱，相信沧海会变成桑田，相信“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信“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相信“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相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相信“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

这难忘的一课，夜深人静，我在我的教学后记上写下了最后一句：语文，请帮助我，让我和孩子们永远成为守望者吧! ——守望真情，守望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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